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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吕荧在北大校园与同学合影。后排左三为吕荧。
1947年7月，吕荧赴台湾任教之前回乡探亲，四兄弟合影。前排左一

为长兄何俊，左二为吕荧（何佶），后排左一为三弟何倬，左二为四弟何倜。

吕荧（1915—1969），原名何佶，安徽天长人，美学

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

1941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曾任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人

民文学出版社特约编辑等。20世纪50年代，吕荧参加

了第一次“美学大讨论”，是美学主观论的代表人物。吕

荧先生坚持现实主义文艺理想，自学并精通俄语、英语，

在美学、文艺学理论领域著译颇丰，著有《美学书怀》《艺

术的理解》《关于工人文艺》等，译有《叶普盖尼·奥涅金》

《仲夏夜之梦》等。

吕荧是天长市人，当代著名的美学家、翻译家、文艺理论家、诗
人，他曾经参加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提出“美是社会存
在的反映”的观点，因而自成一派，与朱光潜、蔡仪、李泽厚三派鼎
足而立。他翻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这本小说最好的
译本之一，并由此成为公认的译名。他中学时期就阅读马列著
作，北京大学毕业后成为《七月》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和重要的
文艺理论家，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壮大贡献力
量。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山东大学任教，培养了几位著名的马克思
主义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然而很不幸，1969年，他就英年早逝，
他生前曾把自己的文章汇总出版过几个文集，去世之后便被埋没
了，八十年代他的学生李希凡为他编辑出版过一本《吕荧文艺与美
学论集》，滁州作家吴腾凰先生为他写过传记《美的殉道者：吕荧》，
之后又是多年的沉寂。直到2020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才
为他再版了《叶甫盖尼·奥涅金》，2021年，安徽教育出版社为他编
辑出版了《吕荧全集》，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为他举办了学
术研讨会。光阴似箭，转眼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不得不说，这份
纪念来得有点迟了，连吕荧的大女儿潘怡也已进入古稀之年，曾经
和吕荧交往密切的好友大多已经故去，许多珍贵的史料和回忆也
被带走了，为吕荧资料的整理增加了难度。

不过幸好还有许多人记得他。我去山东大学参加吕荧学术研
讨会，见到他的学生吕家乡和赵洪太诉说他当年的风采，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也把搜集整理吕荧资料的工作提上了日程。还
有原安徽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许振轩，已经是高龄老人，不会用手机
电脑，却承担《吕荧全集》书稿的搜集、整理、编辑工作，耗时数年终
于促成了全集的出版，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这些完全是凭着他对
吕荧的崇敬与热爱。还有安徽教育出版社的诸位同仁，在追名逐
利的商品化大潮中，他们能够坚守理想与信念，坚持为社会和读者
编辑出版有思想高度的优秀作品，也是吕荧作品之幸。

这套《吕荧全集》分为著作卷和译作卷，著作卷收入吕荧的诗
集《火的云霞》和评论集《人的花朵》《文学的倾向》《关于工人文
艺》《艺术的理解》，以及美学论文集《美学书怀》，译作卷收入文论
集《普希金论》《叙述与描写》《列宁论作家》《列宁与文学问题》《论
西欧文学》，传记《普希金传》，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和戏剧《仲
夏夜之梦》。除此之外，全集还收录了几篇吕荧散佚的文章。可以
说，吕荧生前结集出版的大部分作品都被收录进来了，有的文集和
文章确实很难找到，这也可见许老先生的辛苦了。

然而这总算是一个新的重大的开始，这表明吕荧已经被许多
人重视起来，并传播给更多的人，纪念是来得有点迟了，但是吕荧
永远不会被忘记。祝贺《吕荧全集》出版，是以为记！

迟来的纪念
——写在《吕荧全集》出版之际

○王国杰

尊敬的曾繁仁先生，各位师友，吕荧先生的亲属：
今天，我们在线上线下，共同庆祝《吕荧全集》的出版，

纪念这位才华横溢却命运多舛的诗人、文学家、翻译家和美
学家。在我的印象中，这是美学界第一次为这位杰出的美
学家开纪念会。

吕荧先生是安徽天长人，我的家乡是在扬州，虽然属于
不同省，实际上距离非常近，大约半个小时的汽车车程，方
言也完全相同。读吕荧先生的年谱，提到他13至14岁时，
曾在扬州读过一年小学。但是那个年谱上写的李富人巷，
我没有印象。问了姚文放老师，他也不知道。希望能考证
出来。他所翻译的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我
读到的这首诗的第一个译本。他的文学评论写作，例如对
列夫·托尔斯泰的论述，也使我读得津津有味。他关于“客
观性”和“主观战斗精神”的论述，他与何其芳长篇通信中的
理论探讨，使我窥见那个时代的理论思考的脉络，也可从中
看出吕荧先生执着的个性。但是，我最关注的，当然还是他
的美学论述。

他在上世纪50年代写了一系列的美学论文，在困难的
条件下，时断时续地参加了当时的“美学大讨论”。过去，我
们对吕荧美学思想的理解，有一种标签化的倾向，大多是从
批判的文章中，看到只言片语。这对吕荧先生来说，是不公
平的。《吕荧全集》的出版，方便了我们的阅读，也使我们能

够对吕荧的美学有一个较全面的理解。
理解吕荧美学的第一要义，是要实现论争所属时代语

境的还原。1949年以前，在中国美学界，还是以王国维和
朱光潜所代表的康德体系的美学为主，主张审美无功利和
艺术自律。在上世纪30年代，有一些左翼文学家引进和介
绍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和美学思想，但还不成体系。
蔡仪的“客观论”美学，是较早的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系统
论述。吕荧在美学上的出发点，是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美学
的立场，又批判蔡仪的客观论，努力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美学
的另一种理解。在这方面，吕荧作了有益的尝试。

从现有的论述看，吕荧在美学上坚持一种人性或人文
的精神，或者用近年的一个最新的美学讨论时所习用的词
说，是“有人”的精神。在吕荧与蔡仪之间，很难说谁是谁
非。我认为，蔡仪所代表的，是一种科学的精神，而吕荧所
代表的，是人文的精神。蔡仪讲“反映论”，还是一种哲学立
场，而一些蔡仪的后学，则经由认识论走上生理—心理美学
的道路，这是蔡仪美学在学术理路上的一种自然发展。吕
荧的观点与当时其他一些美学家，例如与 50 年代的朱光
潜，有相似之处，强调实践，重视生活和社会，只是用词不
同，研究的方向和学术背景不同。他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实
践观，强调美学的社会性与创造性，重视美中所包含的物我
交融，坚持美与美感的统一，这些思想后来都被其他一些美

学家以各种形式接过去，并加以发挥，成为美学上的一些核
心概念。

在阅读和思考蔡仪和吕荧二人的美学观以后，我感到
这两种美学观本来是可以并行不悖，各自探讨，各自发展
的。可惜的是，在那个时代，一定要将之套在“唯物”与“唯
心”的思维模式中，认定“客观”就是“唯物”，“主观”就是“唯
心”。错误的研究框架，促使学术观点被扭曲，这是我们在
学术研究中要引以为戒的。

吕荧认为，美是一种意识，人们只是根据这种观点说
明，他认为美是主观的。其实，他是从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来
看待美的。美是一种人的现象。同时，他也指出，这种美是
客观事物的反映。尽管他的一些论证还不周延，我们从他
的文章中所看到的，是一些可贵的美学思想火花的闪现。
在他那个时代，鉴于他的具体情况，能作出这些论述，是难
能可贵的。

出版社在该套全集出版时，要求我为吕荧写一句话。
我写道：“吕荧先生的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永远
值得我们学习。”我不知道出版社后来将我的这句话用在了
哪里。我愿意在此重复这句话，学习吕荧严谨的学术态度，
学习他咬定自己的学术观点不放松的精神。哲人其萎，思
想永存。
（高建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华美学学会会长。）

吕荧美学研讨会致辞
○高建平

吕荧先生是著名文学家、美学家、翻译家，是我们安徽
人的骄傲。2021年是吕荧先生逝世五十二周年，我们郑重
推出《吕荧全集》，作为献给先生的一瓣心香。

吕荧（1915—1969），原名何佶，曾用名何云圃，笔名倪
平、吕荧、林光耀、何勤等，后以吕荧行世。安徽省天长新何
庄人。吕荧先生是诗人，他有“十年诗存”，说明他有很长时
间进行诗歌创作，他的言行与著译饶有诗人气质与诗的韵
味。他较早接受马列主义，并用马列观点观察生活，研究文
艺，指导文艺批评。他是翻译家，他精通英文，自修了俄文，
在文艺理论方面，他翻译了列宁、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向中
国作家、学者介绍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在文艺作品方面，他
翻译了普希金与莎士比亚的代表作，特别重视对普希金的
研究和介绍。他立足点极高，绰有大家风范。

20世纪50年代，他参加“美学大讨论”，与朱光潜、蔡仪
论争。朱光潜被称为“美是主客观统一”一派的代表，蔡仪被
称为“美是客观”一派的代表，吕荧认为“美的起源和发展说
明它是一种社会意识”，他被称为“美是主观”一派的代表。

关于吕荧，著名作家骆宾基有很高、很准确、很真切的
评价，他说：“吕荧有他的基本译著在，这将永远流传于后
世。在社会风气中，将起着洁化的作用。它们将永远散播
着芬芳，因为译作者本人就是我们民族的花朵。”这好像是
对今人说的，这标志着吕荧译著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关于

《吕荧全集》的编选，我设定了四条原则：一是将著作与译作
分为两部分；二是著和译各按时代先后编次；三是每卷字数
尽量相近，不致畸厚畸薄；四是若内容相近，则作适当调整，
而不拘泥于年代次序。

按此，我将《吕荧全集》编为五卷，分为著作卷和译作
卷。辑佚文章依内容收于《集外文存（一）》《集外文存（二）》。

著作卷分上、下两卷。卷一，著作卷/上，收《火的云霞》
《人的花朵》和《文学的倾向》。卷二，著作卷/下，收《关于工
人文艺》《艺术的理解》和《美学书怀》。译作卷分为上、中、
下三卷。卷三，译作卷/上，收《普希金论》《普希金传》和《叙
述与描写》。卷四，译作卷/中，收《列宁论作家》《列宁与文
学问题》和《论西欧文学》。卷五，译作卷/下，收《叶甫盖尼·
奥涅金》和《仲夏夜之梦》。

我不是美学家，不懂美学，但我爱读美学著作，景仰几
位美学大家，喜欢编辑美学书籍。我在编辑《邓以蛰全集》

《朱光潜全集》《宗白华全集》，并在为《王朝闻全集》和《蔡仪
全集》（这两部全集后来未能于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组稿
时，我开始关心吕荧。1993年退休以后，我开始正式收集、
整理资料，准备编《吕荧全集》。经我申请，安徽教育出版社
将其列入了选题计划。后因我去编《阿英全集》，加之掌握
的资料还不够完善，便将《吕荧全集》搁置起来了。这一搁
就是二十多年，直到吕荧先生逝世五十二周年，在华东师范
大学朱志荣教授极力催促下，黾勉从事，才编成这部五卷本
的《吕荧全集》。

编辑出版大家的全集，我以为最好是作者授意下着手
进行。因为资料收集、体例安排都能在作者的亲自指导
下进行，可以不定卷数，续写续出。这个想法曾得到王朝
闻先生的首肯，按这个思路，在简平同志帮助下，我编出
了最符合作者理想的、最完美的《王朝闻全集》（后叫《王
朝闻文集》）。

我在编邓以蛰、朱光潜、宗白华和阿英的全集时，虽然
作者已辞世，但有单位和家属支持，一旦出版社同他们谈妥
出版意向，子女即把保存完好的书稿奉献出来，所以编辑工
作也进行得十分顺利。

编《吕荧全集》却没有这样顺利了。在很长一段时间，
我找不到吕荧的亲人，直到最近才找到吕荧的女儿潘怡，她
在美国生活。潘怡除了对我表示感谢、让我全权负责外，为
全集提供了照片、手迹等珍贵资料。在此，对她表示感谢。

出于热爱与理想，我独自承担起了书稿收集、整理、编
辑工作。先是收集吕荧著作。由于历史原因，多年来，出版
社没有再版吕荧的译著，书店不卖吕荧的书，一些大中院校
图书馆所藏的吕荧的书也大多封存或销毁了。我好不容易
从“合肥×中”处理品中找到了一本《艺术的理解》，上面盖
了“图书污染”章；从北京“××学院”图书馆处理品中找到
一本《火的云霞》，上面盖了“封存注销”章，可见资料不容易
找到。我的办法是到朋友的书房里寻觅，到书摊上高价收
买。其次是到大图书馆找书复印。年代久了，不能复印，我
便抄，整本地抄。

个人力量毕竟有限，我编《吕荧全集》，主要靠朋友们的
支持。我到芜湖访书找到安徽师范大学的王明居和陈育

德，两位教授都是研究美学的，听说我要编《吕荧全集》，将
他们珍藏的四本吕荧著作无偿地赠给了我。到北京访书，
中央美术学院的沈宁同志从处理品中找到吕荧著作复印给
我。给予我支持最大的是上海交通大学的任雅君同志。吕
荧早期著作，难得一见，雅君同志都一一为我找到，一一为
我复印。其中一本《普希金传》（吕荧译《普式庚传》），当时
我没有看到关于吕荧翻译这本书的记载，而雅君同志找到
了并复印给了我，还注上什么时间、哪家出版社出版的。复
印这么多资料，他们都自掏腰包、不要一分钱。他们不是我
的同学，不是我的同事，更不是我的亲戚，只是朋友，且不常
来常往，他们不计名利，所做的一切，只是出于对朋友的关
心，对编辑《吕荧全集》的支持。可以这样说：没有朋友的关
爱支持，就不会有《吕荧全集》。在《吕荧全集》出版之际，我
对这几位朋友谨致以最真挚的感谢。

此外，我还约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朱志荣教授撰写
了《论吕荧美学思想的价值》专论，约请学者吴腾凰同志撰
写了《吕荧年谱简编》。这对读者阅读吕荧、研究吕荧是极
有价值的，我和读者都对他俩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曾把大家全集的编辑工作概括为“全”“精”二字，至
今仍适用。安徽教育出版社对这套全集的编辑出版非常重
视，做到“精”的程度，大概是不会有悬念的。至于不“全”，
是我没有尽到责任。我不能用“全集总是不全”的套话来推
卸责任，大概还有吕荧的著作和译文没有能收进来。但我
是八十八岁的垂暮之人，今天只能做到这个地步，补订工作
只好期待来哲了。

（许振轩：原安徽教育出版社副总编。）

《吕荧全集》编后记
○许振轩

□责编：陈姝妤
□电子信箱：czrbxjzk@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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